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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看上去挺美的，真实的沙漠多半是绝情的魔
鬼。漫天风沙吹起，沙漠能吞噬一切。但是沙漠有时
是温柔安静的美人，阳光照亮蓝天时，能看见沙漠美
丽的曲线。曾走进新疆、陕西、内蒙古沙漠边缘，脚
踩着滚烫的沙子，思绪万千。

在去北疆的路上，路过魔鬼城。那一片沙城没有
一丛绿色，没有溪水，没见一个动物，只见到黄黄的
沙土。夕阳西下，高温陪伴着风的呜咽，犹如人在火
星。被风雕刻的沙土，形态各异，显露出狰狞的模
样，让人感到有点惊悚。而在喀纳斯湖见到另外一种
美景，草地茵茵，云杉耸立，蓝天倒影在湖面，山峰
在湖水里荡漾。沙漠好像已经走远，甚至不曾存
在。在吐鲁番市，黄土堆出来的交河故城，每个角
落充满沧桑，当年风沙一定参与了历史。去了葡萄
沟，看见苗条的柳树，看到晶亮的溪水，品尝到新
鲜甜蜜的葡萄。仔细想想，在新疆每一处，沙漠和人
都在默默较量。

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可以看见古长城
遗址。榆林老城和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大街上好像沙
子刚刚被打扫干净。在郊区，带着方格子的梭梭草和
小树苗，与沙海斗争了几十年，沙子寸步难行，只好
和当地人保持了握手的状态。当青青的树草在沙缘扎
根生长，沙漠只好选择了后退。

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南靠祁连山，北依腾
格里沙漠，西接张液，东邻兰州，地处黄土、青藏、
蒙新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在那里，我却走进沙漠公
园，看见远处雪山呈一条锯齿线。脚边是水面宽阔的
湿地，芦苇丛生，白鸟飞翔。当地农民管护的葡萄
园，土壤有点干巴，但是藤架挂满了希望，沙漠留下
几许痕迹。

在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我从细细的沙尖上踩
过，沙子又细又软，非常干净，不断下陷滑动的沙子
让人不能很好平衡走过。灌木林四处丛生，蓬松的松
林隔三岔五出现，科研瞭望塔日夜记录沙子、气温、
气候，起伏的沙地不时冒出一棒棒肉苁蓉；斜斜的
光伏板已经架起，林业农业草业在沙漠里兴起。在
黄河几字湾，枢纽有条不紊分配着水系，不远处有
着一处很大的水域，看上去像湖，波光粼粼，芦苇
晃动，如果不是周围有沙丘，还以为这里展现的是一
派南方风景。

今年，又一次来到赤峰，除了看到农田护林网、
绿茵如毯的草原，还看到沙地上一丛丛人工植草，随
着沙丘波动。这些草儿无比坚强，像一个个小力士，
狠狠地用根抓住沙地。在公路一侧，人们把沙湖围成
景观，在沙山骑上骆驼，行至山顶欣赏不远处碧波荡
漾的湖水和草丛。这里，人们幽默地把沙漠变成了调
皮又可爱的玩具。暑期，远来的小朋友和家长们玩得
那个欢畅，人与沙的接触，一点也不尴尬。

接触了西部、北部的沙漠，我阅读到了人与自然
交织的历史，理解到人与沙的一些道理。如果我们
能够充分认识沙漠，与沙为友，可能现在的情况就
会好很多。

沙漠是自然本身的一种现象。理论上，沙漠会不
断出现，是不能消灭的。事实上，自然的风化、人类
活动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沙漠的恶化。千百年来，
沙漠在陆地一旦出现，就不断扩大，持续侵占人们的
空间，成为人类的宿敌。我们把沙漠扩大称之为荒漠
化。国际上日益重视荒漠化治理，把沙漠控制、消
减，形成有沙不成灾的形态，作为生态治理正在努力
的目标和方向。

治沙的核心是植物，乔木、灌木、草是有效的方
阵。乔木是防沙治沙的中军，高高的树木把根深深扎
进沙土，防风固沙，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灌木，适
应半干旱土地，虽然长不高，长不大，但是它有长长
的根系，能够成本很小地生存在沙地，让沙不能动
弹。草，是低等植物，但是有着自己的智慧。它们以
数量取胜，在缺水地方，一滴雨就可以活下来，连片
存在，让沙子老实地在地上待着。单一的植物防沙效
果不好，它们联合起来，生态才特别有力量。

治沙需要水。由于干旱和高温，水在北方特别稀
缺，黄河的水用于治沙也不够，农业、工业、生活还
需要水的保障。因此，科学管水非常重要。前些年，
保水剂的使用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盐碱化让人们
对保水剂开始持有谨慎态度。现在，新型保水剂解决
了盐碱化问题，北方治沙用水的关键问题，可见曙光。

由于丰沛的雨水和较好的绿色覆被，我国南方
荒漠化程度较低，只是贵州等地存在石漠化现象。
但是，荒漠化趋势还是影影绰绰存在着。对此，应
该防微杜渐。荒漠化治理，全国需要一盘棋。生态
无国界，对于全球荒漠化治理，中国经验将继续书
写辉煌。

沙漠，可接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在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街道上逐渐热闹起来，人
们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这时，退休教
师李国芳缓缓走进自己家的琴房，他坐在
琴凳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弹奏
起一段慷慨激昂的旋律。

时间仿佛回到了1935年，中华民族正
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田汉和聂耳，
这两位天才艺术家，肩负起了为影片《风
云儿女》创作主题曲的重任。田汉一挥而
就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歌词：“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这短短十来个字，如同
一记重锤，捶打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电话录音，
有的只是一张张手写的乐谱和一封信。在
人来人往的邮局里，田汉的信函和稿纸被
递送到聂耳手中，此时聂耳正在东京学习
作曲。看到这充满民族激情的文字，聂耳
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在狭小的阁楼
里，汗流浃背，昼夜不停地谱写着音符，
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他知道，这不仅仅
是一首歌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终于在一个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

聂耳紧绷的脸上，他轻轻地按下琴键，一
段激昂的旋律从指尖流出，此时，他仿佛
听到了千万同胞的呐喊。可是，这仅仅是
开始。在警笛声中，聂耳带着曲谱逃离了
日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35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
映。当田汉的歌词和聂耳谱出的旋律在空
中回荡时，观众们热泪盈眶。这首歌迅速传
遍大江南北，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
力量。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人们就仿佛看到
了希望的曙光，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时间来到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
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代国歌。再到后来
的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将其恢复为国歌，每一位
中国人都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激动。

也许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
代，但国歌中的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
符，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与
抗争，不要抛弃对未来的信念与希望。

每当我们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下，聆听着国歌的旋律，内心依然难以平

静。那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是一种精神的
传承。国歌不仅是一种国家的象征，更是
一种精神不屈的象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奋勇向前，挺直脊梁。

我不禁想起那位退休多年的李国芳老
师，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用一架旧钢
琴，弹奏着属于我们的旋律。他或许老
了，耳朵不好使了，但他的每一次按键都
是对国歌的深深敬意。这不仅是一段音
乐，更是一种传承，一种信仰。

琴房的门轻轻关上，李老师的身影在
晨光中逐渐模糊。然而那段旋律，却在空
气中久久回荡，挥之不去。在这一片宁静
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仿佛听到
了无数同胞团结一心的声音。国歌的旋
律，不仅代表过去，也是现在，更是未来。

让我们在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里，铭
记那段金色的旋律。让它成为我们前行的
动力，成为我们永不消失的精神灯塔。让那
份热血在我们心中燃烧，让那份信念在我们
的行动中体现。面对未来，无论风雨，我们都
能勇敢前行，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不屈
的精神，因为我们的心中回荡着国歌的旋律。

国歌的旋律
唐吉民

世情风雅颂

在太空中放牧群星

“神舟”问天、“嫦娥”揽月。
“北斗”指路、“祝融”探火。
“羲和”逐日、“天和”遨游。
这是诗意烂漫的苍穹之旅。这是浩瀚

美丽的中国太空花园。
从古典优雅又饱含中国元素的命

名中，可以领略大国重器蕴藏着的无
穷魅力：

空间站——“天宫”。那是中国的太
空家园和神话般宇宙宫殿。繁星点点，
闪烁在天宫四周，月光如水，洒满空中
庭院。天风习习，桂香阵阵，一窗红梅
映天阶。

核心舱——“天和”。天人合一。人
之元气，天地祥和之气，自然和顺之理。

货运飞船——“天舟”。海天一色，
银河与海相连。“灵槎准拟泛银河，剩
摘天星几个。”月明星稀之夜，银河风
平浪静，没有灵槎可以泛舟，便可搭天
舟遨游星空。

实验舱——“问天”和“梦天”。在
实验室，在发射场，在茫茫大漠，在九天
苍穹……中国宇航员留下了太空筑梦的身
影和脚印。九重之天，他们是扇动翅膀的
飞翔神鸟。把大地上的脚印留在太空，把
白云蓝天里的背影带回大地。

苍穹之上，晒一下太空玫园的辽阔意
象：雷电。风暴。雨点。白雪。云朵。月
色。阳光。星座……

苍穹之上，展示一面五星红旗，让那
苍茫宇宙染上一抹中国红。行走太空的宇
航员，用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脚步丈量着世
界，用博大精深的汉语表达这些天外来客
与苍天的倾诉，用叩问九天的思想探究大
地上的月光与雪花。是否洒满天河两岸，
用悠久的神话传说寻找古老爱情里的牛郎
织女和广寒宫里的嫦娥玉兔。

这是中国人的飞天梦。他们飞翔的翅
膀，一半在星汉灿烂的苍穹，一半在山水
青绿的大地。

斯地：山水青草

一
轻盈于青草的，是一方水土繁衍生息的

名字，是一群人由此岸走到彼岸迈过的脚
步。是一个人在林中捧起的阳光的漏影，是
月光荡漾下一片朴树叶上闪耀的传说。

那轻盈如蝶袖的，是一条条智能化口
罩生产线上跳动的词语，那是被口罩遮掩
着的洁白如玉的春天，那是春天深处千树
万树盛开着的梨花，那是来自泥土草根内
心的梦想。

唤醒明媚与美丽的，不是一朵蜀葵花
开的声音，不是两个黄鹂鸣翠柳的声音，
不是河水卷石的声音，也不是那只金罩里
的金鸡仰天鸣唱。而是生长于斯地，吐纳
于心胸的黄梅戏腔，那婉转悠扬的腔调，
穿透五月的大地，带着细碎的阳光，凝聚
在麦田里一望无际的金色皮肤之上。

二
青绿于青草的，是山水之间滋润出的

哲学思考，是大地在天空中的青绿倒影，是
浒山湖的碧波之源与大沙河的长流之水，
是白鹭眼里的湖光山色，是淹没于河滩和
牛羊的嘴唇，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青青河边
草地。是包裹在桑叶里的蚕茧编织的爱情
丝网，被一只蝴蝶的翅膀靠近。此生之恋，
将在哪片水域相逢、又在哪条河岸邂逅？

摇落黄昏的，是一根芦苇，它代替了
我，伫立于河边——远处群山苍茫，从我
身体流过的，除了逝者如斯的陈旧光阴，
便是一抹青绿山水的回响。

三
厚重于青草的，历史沉淀在一叶青草

之上的千年记忆的水滴，是一块巨石的内
涵，是燃烧的点石成金的火焰。是钓鱼寺
晨钟暮鼓敲落的世间尘埃，是一把尖刀的
嘴角劈开河流身躯訇然中开的声音。

五百年太短，一万年太久，惊涛拍岸
的时间，倾斜于只争朝夕的亭台楼阁。只
需一粒晶莹的沙子和水滴，世界的侧影和
容颜便可清晰可见。千帆过尽，人们站在

河岸，与河水中的群山融为一体。
大沙河，大地上抽搐而颤抖的乳房呵，

人们在你饱满的孕育中呈现劳动的荣光，在
丰收的路上载歌载舞。人们手捧河水，高过
长发飘扬的头顶，向大地致以虔诚的问候！

那是一扇古镇敞开的窗口，我要在此
呼吸黄梅的气息，在风中摇曳着自己青草
一般的双手。

运河上幸福的村庄

金河湾新村临近一条金色而安静的河流。
在金河村的名字里，分孽的水稻们长

势喜人。它们是土地的孕妇，安静地注视
着集体乔迁的崭新村庄。

玉米捋下留守的须发，被村庄的手剥
出一层层、一粒粒的金黄色的诗意。

从春天开始，栖息在金河湾里的村
人，把花朵、蔬菜和庄稼的种子，撒进呼
儿唤女的土地。

人们用美丽的词语和色彩，将建设引
江济淮工程拆迁安置的楼房装修一新。人
们透过一扇窗口就可以看到江淮运河上云
朵般的船舶，看到两岸的青山和绿水，看
到头顶上高铁的轨道将幸福延伸到远方，

那铁轨和运河是村民们在大地上祼露的肋
骨和腿脚，在时间的表面上延伸出来的方向。

金河湾有一口新开辟的月亮形的水
塘，因此所有的生命都与水相连。即便时
间，也被一只白鹅的红掌划出清波与流水。

金河湾村有养殖青蛙的青春年少创业
者，把简陋的小屋安置在田间水边。他让
春天从一只蝌蚪的尾巴出发。从水中的一
群黑色惊叹号出发。

时间从春天跳到夏天，就像一只蝌蚪
跳到水里变成了青蛙。青蛙在一朵荷叶上
聆听月色。而此时养蛙的人披星戴月，他
要认真地听起这一片蛙声。

养蛙的人，手握乡村与蛙声，在稻花
香里说着丰年。

一群活泼乱跳的蛙就是村庄中天真可
爱的孩子。他们跃入水中的过程，就是目
光投向天空的时候。

青绿与厚重之间
欧阳健子

晨曦刚刚露出稚嫩的脸儿，刘奶奶的篱
笆前就有个娇俏的身影在探头探脑。她是十
岁的小丫，今年上小学三年级。

小丫轻轻推开篱笆门，轻手轻脚走到窗
前，踮起脚尖向窗内张望。透过窗帘的缝
隙，看到刘奶奶还没有起床，她捂住嘴巴轻
轻笑了。轻手轻脚返回到篱笆门前，从肩上
拿下书包，拉开拉链，里面的一串串喇叭花
眨着新奇的眼睛望着小丫。小丫拿出一串喇
叭花仔细地缠绕在篱笆上，又拿出一串缠绕
在篱笆上……不多会儿，篱笆就开满了五颜
六色的喇叭花。

太阳升起来了，暖暖的光照在喇叭花
上，喇叭花的笑脸更加灿烂了。“吱呀”一
声，刘奶奶推开了房门，小丫赶紧抓起书包
躲到篱笆外。刘奶奶拄着拐棍去鸡窝把鸡
撒出来，又去给花浇了水，忙活完这些，
她站在阳光下四处打量院子，充满疑惑地
朝篱笆门走来。小丫紧紧捂住嘴巴，脸上的
笑挤满了眼窝。

“喇叭花开了啊，真好看。”刘奶奶自言
自语着，伸手抚摸着喇叭花，眼神里满是爱
恋。喇叭花是刘奶奶最喜欢的花。

望着喇叭花，刘奶奶又想起当年。那是
1945年，19岁的她送心上人柱子去参军。几
个月后，柱子托人捎回来一封信，拆开信
封，信纸上没有一个字，只歪歪扭扭画着一
朵喇叭花。柱子的意思她懂，柱子这是在部
队当上小号兵了。此后，一直就喜欢喇叭花
的刘奶奶更钟情喇叭花了，她家的房前屋后
栽满了喇叭花。

不久，传来柱子所在部队南下打仗的消
息，刘奶奶日夜为柱子祈祷，把所有希望寄
托在喇叭花上，每天早上看到喇叭花好好
的，她就像听见柱子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一
次次吹起胜利的号角，相信柱子一定安好。

三年。五年。十年。喇叭花年年绽放，
柱子却再也没有回来。刘奶奶固守着老屋，
执着地等待，一直没有嫁人。

想到此，刘奶奶轻轻叹了一口气，扯起
衣襟轻擦去眼里的泪，又用手摸摸喇叭花，
微笑着转身往屋里走。

小丫刚直起身子，一抬头，刘奶奶出现
在她面前。小丫禁不住喊了一声：“呀！被发
现了！”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小丫，这是你给奶奶采来的喇叭花吗？”
“不是。哦，是。”
“你怎么知道奶奶喜欢喇叭花的？”
“是，是……我不能说。我答应过不说的。”
“不说是吧？”刘奶奶扯下一串喇叭花扔

在了地上，十分生气。
“奶奶，您别生气，我说，是爷爷告诉我的。”
“爷爷？你爷爷不是几年前去世了吗？”
“我爸爸前几天刚领回来的爷爷。他迷路

了，爸爸下班碰到他，就把他带到我家了。”
“哦，小丫好福气，多个爷爷疼你了。”

刘奶奶说着搂抱住小丫。小丫是个苦命而又
幸福的孩子。小丫是个弃儿，她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爸妈是她的养父母。养父母很爱
她，待她如同亲生。

小丫回到家，跟爷爷说已经把喇叭花
在刘奶奶家的篱笆上“栽”好了，爷爷
伸出左手给她点赞，小丫伸出手抚摸着
爷爷右边的空袖管：“爷爷，你的右手臂
去哪儿了？”

爷爷用左手把小丫搂进怀里，给她讲那
个遥远的故事：在南下的战斗中，他无数次
用高亢激昂的小号声激励战友们勇猛杀敌，
有一次，一场战斗双方僵持了两天两夜，眼
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战士们都有点泄气了。
再一次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跑到一处
高地，忘情地吹响了冲锋号，被敌人的枪打
中了右臂，他忍痛坚持着，依旧把号声吹得
高亢响亮。战斗胜利了，他的右臂没有保
住，但他很自豪。后来他随部队转战各处参
战，又失去了一只眼睛。新中国成立后，他
一直漂泊在遥远的异乡，他不想让亲人看到
他残缺的模样。就这样像消失了一样过了几
十年。他一直未娶妻。他的心里、梦里时时
刻刻有喇叭花绽放。花儿忘不了根，他踏上
了回家的路……

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了刘奶奶家的篱
笆前，左手爱怜地抚摸着那些喇叭花，这些
喇叭花是他在夜深人静、思乡情切的时候，
用彩色的纸折叠成的，破了叠，再破再叠，
喇叭花始终盛开着，陪伴着他。

“柱子……”刘奶奶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喇叭花嫣然含笑，沐浴在清晨的阳光

里，鲜亮、斑斓，似一首怦然心动的诗。

喇叭花开
王举芳

草
原
金
秋

李
海
波

摄


